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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亲子鉴定发现 13岁儿子非亲生

欲起诉第三者求偿

� � � �

近日， 一起离婚案在市中院进行了不公

开审理。 这起原本私密性很强的案子受到多

家媒体的关注， 案件涉及的双方当事人也称

心神俱损。

15

年婚姻生活，他们从农村来到县

城打工， 生活条件逐渐提高的同时他们都觉

得对方“变了”。 今年

3

月，当通过

DNA

鉴定

发现自己与

13

岁的儿子并无血缘关系时，丈

夫将妻子告上法庭，这对夫妇累积

13

年的问

题终于爆发，从此拉开了离婚之战。 从农村老

家到县城短短

13

公里，究竟他们的生活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

（儿子）：我妈说你不要我了？

（父亲）：谁说的？

（儿子）：我妈给别人打电话我听见了。 你

说我不是你的娃。

（父亲）：等你长大了你就能明白我的心

情。

（儿子）：我妈说如果我不爱你就是没有

良心。

（父亲）：你没在家的几个月，我每次看到

你的相片都流眼泪。 你知道爸有多爱你。

（儿子）：我妈也说了，你最爱我……爸我

的漫画书还在没……爸你别打我妈了， 我叫

我妈回家……

（父亲）：……

几个月以来，

39

岁的王力每天晚上都会

拿出手机，反复看自己与儿子王明在手机

QQ

上的聊天记录。 自从今年

2

月与妻子闹离婚

以来，家里关于儿子的照片都被妻子带走。 想

儿子的时候，只能看看儿子的

QQ

头像。 “朝

夕相处，像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长大，虽然日

子过得一般，但是别人家孩子能享受的，我们

也尽力给孩子。 从医院得知我与儿子的

DNA

遗传标记不同， 可以判断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时，我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上。 ”王力说，

被雷劈中可能就是这感觉吧。

2013

年春节刚过，年的气氛还未散去。

2

月

14

日，大年初五 ，西方情人节 ，与往年一

样，总有很多年轻人赶时髦，在这个节日里表

达情意。 当天上午，王力的妻子李玫称自己有

事带孩子回娘家了。 下午又打来电话告诉王

力，娘家有事需要她帮忙，晚上不回家。

“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谁知这竟

是我俩感情彻底决裂的开始。 ”王力回忆，下

班后， 他赶到妻子娘家却发现妻子并不在那

里，电话中追问，李玫不断改口，一会儿称在

邻居家， 一会儿又说带哥哥家的孩子在西安

办点事。

“我问她回来吗？ 我问她到西安干啥去

了？我问她在西安哪儿呢？今天是情人节回来

不？她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说你在哪儿我去

接你，她说不用接不回去，也不说住哪儿。 ”王

力说，当晚

10

时左右，李玫的哥哥当我面打

电话给妹妹，叮嘱她办完事早点回来。 但他拿

起李玫哥哥的手机一看， 只显示当晚

8

时许

兄妹俩有一次通话。 “兄妹俩人在合伙骗我

呢。 ”怒火中烧的王力又一次拨通了李玫的电

话， 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妻子当晚最终未

归。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家中又为前一天的

事发生了争吵，并动了手。 ”王力回忆，当时李

玫在家里又是碰墙又是碰桌子， 后来出现呕

吐。 当晚把她送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确定没

啥问题。

次日，王力调出妻子李玫

2

月

14

日的通

话记录，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她居然和多年

以前认识的孙强还一直保持联系。 每天的通

话记录，少的五六个，多的有十五六个，通话

时间最长可达

50

分钟。 真的让我想不到，我

当时气得都发抖。 ”联想到平时总有人半开玩

笑说儿子长得不像自己，第二天，王力就带儿

子去了第四军医大学

DNA

鉴定所做了亲子

鉴定。

“回来后发现娃不见了， 到处找都找不

见。 通过门卫室监控，发现我是

8

时

20

分走

的，娃是

8

时

30

分出小区大门的，她不见了，

娃也不见了，这让我一下子崩溃了。 ”王力称，

做完

DNA

鉴定回到家，他出去一个小时的时

间，妻子与儿子都离开了家，从此，他就再也

没见过儿子的面。

DNA

鉴定结果显示王明与王力并无血缘

关系。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不去做鉴定我

心里始终有个疙瘩，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却无

法面对。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儿子。 ”王力一纸

诉状将妻子李玫告上法庭， 要求离婚以及精

神赔偿等。 半年后，法院准予两人离婚，判处

孩子由李玫抚养，财产债务平分，赔偿王力

12

年孩子抚养费

3

万（未满

13

岁，法院按

12

年

计算抚养年限）和精神抚慰金

2

万多。 一审宣

判后，王力向市中院提起上诉，要求李玫赔偿

12

年抚养费

13

万余元， 精神抚慰金

5

万元

等。 由于涉及当事人隐私，该案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在市中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人生有几个

13

年？ 从农村到县城打工，

好不容易在县城买了房子、 车， 还购买了商

铺，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局。 ”王力问自己。

记者从王力离婚案的代理人赵律师讲述

中得知，在市中院开庭当天，李玫在两个哥哥

陪同下出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购房首

付和装修均由其出资，也还过房贷，目前带着

孩子无处居住， 请求改判家中房屋归自己所

有；家中

2012

年底购置的小轿车裸车价格为

7.3

万，车已贬值，让自己给王力

5

万元不公

平；而家里的商铺是她借哥哥的钱购置，卖掉

后归还了欠款。 对于一审的部分判决，李玫认

为纯属偏袒原告， 并称王力要求抚养费

13

万、精神抚慰金

5

万元属漫天要价。

庭审结束后， 记者见到了这场离婚案的

双方当事人。

“其实我知道，我们的婚姻这么多年，从

农村到县城打工后，她就变了。 从一个朴实能

干的农村女孩变成了爱撒谎、喜欢上网、动不

动就留个字条出走的人。 ” 站在市中院大门

外，王力手紧紧攥着。

经王力讲述得知，王力与妻子是

1997

年

经人介绍认识， 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1998

年订婚后， 李玫认为当代课老师工资太

低，就去县城一所技校的学校学习美容美发。

1999

年农历腊月二十二俩人结婚。

“

2000

年，刚过完年，她去了县城一家民

办技校当美容美发老师。 从此我们的距离就

拉开了”。 王力回忆，当时夫妻二人一个留在

农村跑出租车，一个在县城上班，沟通就少了

很多。 “当时她很少回家，她每次回家后，传呼

机上就有一些陌生电话， 我以为她是工作业

务上的来往，并没有在意”。 王力说，当时妻子

解释说打电话的孙强是学校主任， 安排她的

日常工作，所以联系多。 后来他们为此事也吵

过架，李玫都以学校工作上的事为由搪塞，并

保证和孙强只是同事关系，王力也就相信了。

“我只是个普通农民，从开出租到成为班

车司机，不管挣钱多少，每个月工资都悉数交

给李玫管理，一门心思只想把日子过好”。 王

力说，刚到县城打工的时候，俩人租住的房子

很简陋，生活条件也很苦，但是他们都坚持了

下来。

“

2001

年

3

月，孩子王明出生，我高兴极

了，这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王力说，在

孩子刚满

40

天的时候，妻子李玫就被学校叫

回去上班。 与此同时，王力也来到妻子上班的

学校工作，“后来的一段日子过得还可以。 ”

“后来，李玫学会了上网，经常能在网吧

找到她。

2005

年元旦， 李玫以去市里进修为

名，离家两年左右，我独自一人抚养孩子。 ”王

力用手使劲搓了搓脸，“我去找过她， 她到处

跑着躲着我， 并在电话里告诉我， 不会回来

了。 在她不在家的两年中， 我是又当爸又当

妈。 娃天天哭着要妈，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

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王力说，但当妻子两

年后又回来时，经亲戚朋友的劝说，他原谅了

妻子，想与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其间，他们

在县城购买了房子、车，以及商铺，但俩人的

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

2012

年农历六月的一天， 王力再次发现

妻子留了一张字条，说她去四川看朋友。 “又

是一次不打招呼离家出走了”。 李玫回来并未

向王力解释自己的行踪，一气之下，王力两个

月没有回家。 但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俩人再

次和解。

“如果不是亲子鉴定这回事。 我们还是能

凑合过下去。 但是这个事我无法容忍。 ”王力

说，平心而论，妻子是个很要强、 很能干的女

人，回忆起曾经不多的甜蜜，王力对他们从农

村到县城打工后悔不已。

“从我家到县城只有

13

公里，这就改变

了一个人？ 如果没来县城，她也学不会上网，

也遇不到孙强……”王力喃喃自语。

中院开庭结束已经是下午

6

时， 李玫走

出法庭外面天已经黑透了。 她并未离开，站在

法庭外面的走廊里，望着外面。

面对记者， 李玫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流

了下来。 “我现在在外地打工，孩子只能送到

私人办的学校上学，娃没有学籍，人家老师都

不让娃考试，让回到咱们这边考试呢，你说，

娃咋回来？ ”李玫用手抹去眼泪。 而对于丈夫

在诉状上所提到的

DNA

鉴定一事，李玫坚持

称丈夫所说的“第三者”

,

以及儿子王明系她与

“第三者”所生是子虚乌有。

“他去做

DNA

鉴定是咋做的？ 经过我同

意了吗？ 我也是孩子的监护人。 再说了，我早

都把孩子带回娘家了，他带谁去做的鉴定？ 至

于你们所说的揪了孙强头发做鉴定的事，我

认为跟人家孙强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是想不

通把人家扯进来干啥？ ”李玫情绪激动，再次

哭了起来。

李玫告诉记者，与王力结婚之后 ，王力

的工作收入不高 ，她为了补贴家用 ，把日

子过好 ，不辞辛苦去挣钱 ，做服装、开美容

店、美甲店、购买商铺出租等，其中的辛苦一

言难尽。

“他的工资不高。 指望他那点钱，哪里够

家庭开销？ 孩子上学、补课、买房子、买车、商

铺，哪一样事情不是我操心。 而且房贷一直都

是我在还， 只是近几个月， 王力才还了一部

分。 ”李玫说着，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让记者

看，并说这么多年，自己很少置办衣物首饰，

而给丈夫以及家人买衣服都是好几百元一

件。“今天在法庭上，他穿的衣服还是我给他

买的 ，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 还有我

公公穿的毛衣 ，也是我买的 。 ”李玫说 ，由

于王力的多疑 ，他们夫妻经常打架 ，最后

一次吵架时她从家里离开 ，连换洗衣服都

没有带，带着儿子在外面过得很不容易。 “他

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吧。 ”言辞中，李玫

流露出对丈夫的不满和抱怨，但当记者问她，

出现问题时他们有没有坐下来好好沟通时，

李玫摇头说：“你看他那样子， 他已经不信任

我了，说啥也没有用。 ”

自从私下取得了孙强带有毛囊的头发做

过

DNA

鉴定之后，王力每天都在心里反复想

自己妻子此前究竟与孙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走到一起的。 “数据显示我儿子和孙强的遗传

标记相似度很高。 也就是说他才与我儿子有

很近的血缘关系。 ”王力说，因为不是当场取

样，这份

DNA

鉴定没有结论。 但在采访中，王

力向记者播放了他手机暗中拍摄的一段录

像： 他问及被鉴定者与前一份鉴定中孩子的

关系时，录像中有人称“亲生的”。

“我不甘心，我们本来好好的日子，就是

因为他全毁了，他难脱责任。 ”王力已将认定

的“第三者”孙强起诉到当地法院，要求赔偿

其子

13

年抚养费

1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并以孩子的名义起诉孙强，要求孙强抚

养并支付今后生活费、 学费每月

1500

元，支

付孩子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对此， 王力的代理人赵律师认为，《婚姻

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对婚姻外第三人的

责任予以界定。 但在最高法《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提

到，自然人因人格权、名誉权遭受非法侵害，

可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法院应

当依法予以受理。 而在国内也有类似案例，发

现孩子不是亲生起诉生父， 有得到赔偿的判

例。 由于一审判决暂未执行，王力仍对孩子有

监护权，可以用孩子名义起诉。

对于王力坚持起诉第三者赔偿一事，记

者采访了多位法律专家， 他们均表示难度较

大，罕有先例。

律师张麦昌表示， 向自己的配偶提出要

求赔偿，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离婚的话，在分

配财产上，无过错方要求多分，过错方要求少

分。 “起诉所谓的第三者，诉什么？如果是侵权

之诉，侵犯了其哪种权利？ 如果诉第三者侵犯

其配偶权，表面上看没有问题。 ”张麦昌说，侵

犯配偶权不是单方面完成的。 在婚姻关系中，

男女方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任何一方都

不从属另外一方，也就是说，身体的支配权不

受另一方支配。 因此，侵犯配偶权大多数都属

于道德谴责的范畴， 从法理上要求对方赔偿

比较困难，也无具体的法律依据。

关于起诉所谓的第三者索要抚养费。 从

血缘关系上，有可能孙姓男子是孩子的生父，

但是在法律层面上，事实层面上，王力都是孩

子的父亲。 “父亲不仅仅是血缘上的父亲，诸

如领养的孩子，生活中形成实际的父子关系，

都是父子。 ”张麦昌说。 如果起诉第三者返还

抚养费， 必须要从法律上确定第三者是孩子

的父亲，并不是仅仅有亲子鉴定就可以，必须

完成“孙强是孩子父亲”的一整套法律程序，

这也比较难。

“王力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同时我个人

建议，因第三者插足离婚的案例越来越多，只

要有第三者插足的事实，不管是否造成损失，

在《婚姻法》中应该给予相应精神赔偿的责任

的相关规定。 ”张麦昌说。 律师的看法并不能

令王力坚决起诉的想法退缩。 他甚至曾有过

更极端的想法， 所幸在朋友亲人的不断开导

下， 他愿意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与尊严。

“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爸爸的感受。 ”“儿

子，不要恨我。 ”“无论如何，我都是爱你的。 ”

这是王力通过

QQ

聊天对儿子王明说的话。

从王力截取的父子二人断断续续的对话中，

不难看出这个男人的矛盾和纠结。 “今天的这

一切，都是你妈一手造成的。 ”王力指着儿子

的回复：“爸你不（要）打我妈”“爸，那我叫我

妈回（家）。 ”儿子稚嫩的回答，令王力矛盾不

已，一边痛恨地说，知道儿子与自己没有血缘

关系，以后再也不对儿子上心了，一边又说，

“咋能不想呢，我每次去儿子房间，翻看娃的

作文、书籍，都难过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

“你以后还会见孩子吗？ ”记者问。 “那肯

定要见的，至于他喊我叔还是依然管我叫爸，

那就看娃自己的意愿了，我不勉强他。 ”说到

这里，这个已经

39

岁的男人情绪失控，大声

哭泣起来。

（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西安晚报》）

事件回放

妻子的通话记录和一份

DNA

鉴定

回忆过往

既留恋又后悔 他不知该怎么面对

落泪倾诉

她觉得自己也很委屈很不容易

无法释怀

他坚决要起诉“第三者”索取赔偿

儿子王明以前写的作文

王力每天都去儿子房间打扫， 并把儿

子喜欢的玩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